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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安全谁做主？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游乐，本是一场忘掉烦恼的放松，谁也不愿接受惊险变“危
险”、刺激变“刺痛”的结果。可是如果游乐设施故障迭出，被“绑”在
游艺机上的人们不禁要问———

十一长假临近，人们开始计划四处游玩。然
而近日相继发生两起游乐安全事故，给这个旅游
旺季抹上了一缕不安的色彩。

9月 15日，西安秦岭欢乐世界，3 名游客在
乘坐“极速飞车”大型游乐设施时相继被甩出，伤
者目前仍在医院救治。

9月 16日，北京香山公园，1 名游客从距离
地面 10多米的缆车掉下，落到半山腰位置。急救
人员赶到现场检查发现，伤者已无生命体征。

为了获得另类的身心体验，人们将自己置身
于游乐设施的惊险与刺激之中。但是，谁也不愿
接受惊险变“危险”、刺激变“刺痛”的结果。游乐，
本是一场无所顾忌的放松，但如果游乐设施故障
迭出，我们不禁要问：我的安全谁做主？

中国式“设计”

游乐项目注重追求感官上的刺激，目的就是
利用噱头吸引游客。实际上，对具有一定危险性
的游艺机娱乐项目，往往对安全性把关更严格。
“海外大部分游乐园在设计之初就严格考虑

了人的承受能力和游乐刺激度之间的平衡问题，
并且在每次运行时都要做相关安全性检查。”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指出，“而我国很多
游乐设施都要靠模仿。”

1900年，世界最早的游艺机娱乐项目出现
在美国。1950年以后是其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
是 1955年迪士尼乐园出现以后，游乐设备的发
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而我国游乐设备的发展在上
世纪 80年代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
谈及设计方面的安全保障，原北京石景山游

乐园副总经理、中国游乐业专家冯锦凯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我国的游艺机大都模仿国外产
品，通过购买图纸或者设备进行模仿设计。”

他举例说，比如过山车主要模仿荷兰。安徽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的“云霄飞车”在 2007年底曾
发生故障：过山车滑行到顶部突然停止，16位游
客被悬挂在半空。所幸半小时后所有乘客被安全
解救，未造成人员伤亡。
原来，该过山车采用的是非电力系统启动设

备，过山车滑行到月亮状顶部时，遇到当日大风
阻力，控制电脑以为遇到故障而自动启动“停止
保护”，开启了抱死系统。

“这种大型设备，难免有些细节模仿不到
位。”冯锦凯说。
尽管如此，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高级工程

师张耀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游艺机作为特种设备，设计之初就必须经过设计
鉴定部门的鉴定，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
标准的安全性能要求。
“设计安全鉴定报告合格之后，才可以做

样机。”张耀光说，在设计上，安全性要得到充
分保障。
“对已经发生过的类似事故，在设计上要做

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设计出相关的操作规程，

规避有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故。”张耀光补充道。

安全生产：一环紧扣一环

样机还只是产品的实验阶段。张耀光说，有
了样机上的安全性能合格报告之后，生产厂家才
会有产品生产许可，即生产许可证。
“有了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不意味着能够制造

游艺机。”张耀光指出，在经相关部门考核人员、
厂房、检验仪器、标准、质量保证体系等基本条件
达标之后，才能进一步制造相关游乐设备。

然而，生产也不只是制造。“游艺机出厂时只
是零部件出厂，所以生产质量除了零部件要合格，
整机也要合格，包括安装。”张耀光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企业在生产制造设备的同时也需负责安
装质量。
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上都扣着“安全保障”。
即便如此，张耀光认为在安全生产中还需要

进一步引进生产过程安全监督体系，这一体系从
材料进厂直至安装调试，对安全生产起监督作
用。“只是，游乐设备现在还没实施。”

受访专家表示，如果说在生产中有什么硬
伤，那一定是材料问题。
“2000年一次游乐事故致一人死亡，就是因

为材料问题，当时一根承压管折了。”冯锦凯指
出，如果材料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安全就多一道
保险。

生产一台大型游乐设施并非一蹴而就，一台
设备需要二三十个零配件企业提供配件并不稀
奇。有业内专家指出，在零部件选配上就存在“偷
工减料”的隐患。

张耀光倒不认为该环节存在多少安全隐患。
“按照我国质量法规，设备生产厂家选用何处生
产的配件，质量问题都由生产厂家负责。”他认
为，为保障整机安全，设备厂商会自然地以严格
质量标准考察和要求配套厂商。

在冯锦凯看来，在材料上，主要存在国产材
料不太靠谱，而从国外进口价格高的矛盾。

“‘激流勇进’设备中使用的光电管，国产
3000元一个，不太灵敏；日本 1万元一个，很灵
敏。失灵就后船撞前船了。”冯锦凯说，现在大多
数厂家在选择关键部件时，都不得不买进口的，
“国产的质量目前还得不到保证”。

大型游乐设施最怕钢材断裂，钢材在游艺机
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冯锦凯说：“过山车最怕断轴。”

目前，钢材断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殊
情况，冯锦凯说，这虽然从未发生过，但难以预料。
“国外过山车的轴特别细，弹性又好。国产钢

材做成过山车轴条较粗，这样刚性够，弹性还差
些。”冯锦凯说，尽管中国的钢材工艺有了显著改
观，但质量仍不及一些高规格的进口钢材。

检验检测：想说“把关”不容易

设备在生产安装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

节：检验、检测。张耀光认为，目前，我国大型游艺
机的检验检测基本处于一种验收性检验的状态，
而非把关性检验。
“9·15西安游乐场事故”初步认定为是一起

意外机械设备事故。据秦岭欢乐世界提供的材料
证明，该设备仍在使用期，并且上个月刚刚通过
了“安全检查”。

著名的 2010年深圳华侨城“太空迷航”重大
安全事故，造成 6死 10伤，当时该娱乐设施也
“手续齐全”。

“发生安全事故的这些设施，大都检验合格
且在有效期内，那为什么还时有事故发生？”张耀
光对“检验”环节提出质疑：“这么说来，检验对安
全保障起到了什么作用？”

据悉，今年 6月 29日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了“特种设备生
产、经营、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生产、经
营、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而并未对检验、
检测相关机构划分责任。
“这意味着生产、运营、使用企业是安全第一

甚至唯一责任人。”张耀光解读道，检验检测似乎不
需要承担任何把关责任，即便是出现漏检、误检。
“每生产出一台游乐设备并安装完之后，要

有验收检验。然而，质量监管部门的验收检验建
立在企业自检合格的基础之上，只有自检合格
后才可报检。”张耀光进一步指出，国家质检部
门的检验仅仅是检查厂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
国家标准进行了检验，而对厂家的检验结果却
不负责任。
这听起来有些拗口的验收检验所表达的是，

现阶段，国家质检部门不肯担负“检验”环节的相
关风险和责任。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一位专家提出：
现在的检验实际上仅停留在备案的层面。

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深圳华侨城“太
空迷航”造成六死十伤，最后法院判决结果，只判
了安装责任方一位副总、设备维修班长、工人和
服务员等 8人，没有一个检验方的。
“我们这么一个国家，都没有承担（把关）责任

的。这对游乐行业是不公平的。”冯锦凯表示。
张耀光也提出：“说到安全责任，检验部门难

道没有相关责任？如果说质检部门责令企业整
改，企业仍不解决问题，这就没有检验责任问题。
但如果质检没发现存在的问题，多少是有把关责
任的吧。”

运维：
培训是关键，游客要有主见

运营企业直接面对游客，他
们直接负责游客的人身安全。

“虽然经营游乐场如履薄
冰，如果认真负责，一般出不了
事儿。”冯锦凯对记者说，有些事
故都是发生在“恍惚之中”。

西安秦岭欢乐世界事故中，
据当事人回忆，服务员“不知道
什么原因”跳过了对他们安全扣
的检查。
“如果真是这样，这里边有

服务员的责任。”冯锦凯说，服务
员的检查任务是摁一下拉一下，
摁一下拉一下，设备中所有压肩
杠全部拉下才能启动。
“有偶然的因素，但偶然与必然之间

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恍惚之中就出事
了。”冯锦凯说，这其实反映了游乐园服务
人员是否认真的问题。

他举例说，四川成都曾有一对孪生姐妹在乘
坐缆车时，服务人员忘记了关缆车窗户，结果发生
了惨剧。“如果服务人员不认真，该关的门窗没关，
该系安全带不给人系上，坐缆车都能出事儿。”

另外，还有的服务人员有这样的习惯：轿厢、
缆车等非要装满了才肯启动，甚至强拉硬配。
“我曾去日本考察，那里的服务员绝不把人

强往一块儿拉，特别是两对情侣。”冯锦凯说，服
务员培训不够，水平低，也是一种安全隐患。

然而，服务人员的统一培训也存在难度。冯
锦凯开玩笑说：“中国游乐园没有‘二道贩子’。”
与国外不一样，中国游乐园一般都是生产厂家的
销售部派人在游乐场推销、营业，然后由这些人
对后续的服务员进行简单培训。“这种经营方式
不利于统一培训”。

张耀光提出，大型游乐设施会限制不适宜人
群参与进来，同时会明显标注或提示游艺机的相
关注意事项。而决定是否体验一把，决定权和掌
握尺度在游客自己手中。
“很多病症可能是突发的，无法预料。”张耀

光说，有些人身体条件不达标，选择游乐项目的
时候要注意，如果游客的身体条件达到要求，服
务人员尽职尽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如果因为检验失误造成事故，那就得负责。
比如漏检、误检，这就会造成安全隐患，一旦发生
事故，检验方也难辞其咎。”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
会高级工程师张耀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张耀光认为，检验的相关规程不应是面向
厂家而是面向检验人员的。张耀光曾供职于特
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那时他就认定“我们的检
验就是把关性检验，我们要对检验结果负法律
责任”。

而如今的检测、检验方不仅没有尽到把关的
责任，还存在垄断检验权的嫌疑。
“现在，检验机构都是国家质检总局下属或

下设的机构。”张耀光举例说，比如北京有北京市
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和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科（处），其中只有检测中心才有检验权，其他
任何组织去检验都是“非法检验”。
“垄断有好处么？有。好处就是未经批准谁也

别想瞎干。”冯锦凯说，当然更有坏处。检验垄断
导致运营商不经检测、不发合格证就无法运营，
给运营方带来损失之余，还容易滋生腐败之风，
会严重制约游乐园事业的发展。

张耀光向记者透露，许多企业开始表达对国
家质监部门检测检验不满：检测、检验收费高昂，
却并不能起到“把关”作用，更无需担责；质检部
门“僧少粥多”，经常人手不够用，导致无法按正
常程序获得批复。
“一个典型的例子，游乐设备到期后怎么处

置？规定需要生产厂家做鉴定来判定是否还能使
用。”张耀光反问，“让生产厂家来检验，他们当然
想多卖一台设备，生产厂家说不能用，运营商还
敢再用吗？”

张耀光表示，这就应该成立一个第三方检验
机构。

专家们提出，引入第三方检验，或可解决有
关检验的安全把关、问责等一系列问题。
“市场的东西要交给市场。”冯锦凯认为，国

家质监部门作为监督机构，应该允许第三方验收
机构的出现。

张耀光则显得更迫切：“真正想把好安全关，
那就是引入第三方把关。”他指出，广东省自去年
起试用的电梯使用权者新的检验模式，允许第三
方检验机构获得电梯定期检验资质，正是寻求发
挥社会力量。

目前，更多的跨国大型集团倾向于通过第三
方检验机构来对电梯安全性进行自愿委托式检
查。其实，发达国家对电梯的安全保证也主要由
第三方检验机构、有资质的检验员执行检查，而
政府监督则以抽查为主，高度的市场化程度使得
电梯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实际上，在游艺机等特种设备的检测检验
上，国家质检总局并非没有盘算第三方检验的可
行性。张耀光透露，检验部门曾在业内征集意见，
对两种第三方模式进行探讨。

国家质检总局较倾向的一种模式是，国家质
检部门作为监督检验机构，允许社会上第三方检
验机构行使检验职能并从中获利，国家质检部门
对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法定抽查，对不合格者进
行清查。

张耀光指出，这种模式同时划分了职责范
围：第三方检验机构需对检验责任事故负责。

美国游乐设施行业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迪斯尼公司发展的主题公园，一些经验也是
从那时开始慢慢建立的。那么美国是如何管理游
乐场设施的呢？

美国的游乐设施安全监督管理由两个系
统分别进行。首先，固定的游乐设施和移动游
乐设施由各州自行决定如何进行监管管理，包
括是否要求许可证或注册，是否进行强制性检
查，是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检查还是由保险公
司进行检查，是否强制性要求保险额度多少等
等，非常细致。

其次，移动的游乐设施作为消费产品的一
种，由美国联邦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管，行使产
品缺陷投诉受理，调查的鉴定和召回。一般来说，
移动式嘉年华会比游乐园监管更为严格，小型的
游乐园监管要比大型游乐园还要严格。

第三方检验或可破解问责难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按规定，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年限为 8年。
这 8年怎么算呢？当记者回答说“应该是按运转
时间算”时，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高级工程师
张耀光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说，质监部门和检验
部门只是简单地按照日历年而非考虑实际运转
时间计算。

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张耀光举例说，朝阳
公园的一台自旋滑车，出具的检验报告是 2010
年 7月定检合格，核发了合格证，但是只容许使
用到 2010年 8月，为什么呢？原因是 2010年 8
月该设备达到设计使用寿命。

记者查阅了《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在基本设
计规定第 4.1.3条明确规定：游乐设施设计应规
定其整机及主要部件设计使用寿命，整机使用
寿命不小于 23000 h。

一面是质监部门和检验部门按照日历年“达
到使用年限”而不考虑实际运转的时间，强行拆除
或封停设备，另一面是“游乐设施整机使用寿命不
小于 23000h”的实际运转时间，二者似乎相悖。

张耀光对此同样表示无奈：“对游乐设施剩
余寿命的计算方法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如果只是按照日历计算，北京还可以，如果

是哈尔滨，九月份就到冬天了，一停就是半年，半
年也得算一年。”张耀光说，运营单位能同意么？

对于结构和元件劳损，张耀光指出，也不能
一刀切。

首先是整体结构。“结构架子不需要老换，它
最多是磨损。磨损就要看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算
报废，如果到期限没有达到需报废的磨损程度，
干嘛要浪费？”张耀光反问。
“而对于设备部件，懂维修的人都知道，哪儿

出问题修哪儿，该换件换件。”张耀光举例说，比
如钢丝绳，它也有报废标准，比如磨损、断丝、锈
蚀、压扁、变形全都有相关报废标准，达标就可
以换新的。而那些不能拆卸的轴承，则“按照疲
劳寿命强度计算，运转多少次之后，到时候换新
的。”他说，这都能取代整机报废。

张耀光说他并不是反对设计使用寿命。“一根
铁丝、皮筋反复对折拉拽还会断，设备也是有寿
命的。只是，游乐设施整机报废，要讲科学。”

在他看来，大型游艺机的整机报废，应首
先规定好轴的报废时间。“轴承运行有劳损，
不运行劳损极低。”张耀光说，“这就应该
考虑利用计时器、计数器来计算。”

寿命之争：维修还是退休
姻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